
提要：
几天以后，袁再春的死因被确

诊——— 心脏病突发，和花冠病毒感
染没有关联。罗纬芝顽强地相信，
这是一个自杀。当然了，袁再春没
有用枪没有用药更没有用绳索，他
是在睡梦中辞世的，甚至没有任何
挣扎的痕迹。

“大哥，我今天找你是想请
你帮我一个忙！”刚一落座，唐雨
晨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唐雨
晨把自己跟人合作炒地皮的事
告诉刘乾生，但并没有说是跟谁
合作。“这么说，妹子是投入全部
流动资金，现在出现资金困难
了？”刘乾生问道。

“没错，大哥真知我心！”刘
乾生看了唐雨晨一眼，埋下头，
眉头微微地皱着，似乎有什么心
事。唐雨晨说：“大哥是不是有什

么话想跟妹子说？”
刘乾生抬起头，微微一笑

说：“没错。不过我怕说出来，妹
子会不高兴呢！”唐雨晨嗔怪地
说，“大哥这句话可真见外啊，咱
们俩都谁跟谁了，我怎么会见怪
呢。”

刘乾生这才收住笑容，注视
着她，认真地说：“雨晨，说实话，
我挺佩服你的商业才能，你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把公司做到这等
规模，确实很了不起。但我得给
你浇盆冷水，我一直认为，做生
意得脚踏实地才行，一口吃成胖
子很难。商场上，尔虞我诈的事
情屡见不鲜，陷阱处处都有，很
多人被利润所迷惑，孤注一掷，

到头来两手空空。当然也有人抓
住机会，狠赚一把，但这样的机
会并不多。你这次炒地皮，信息
可靠吗？有几成的把握？地皮一
定会涨价？”

唐雨晨不想把自己跟周功
航合作的事告诉刘乾生，张了张
嘴，犹豫了一下才说：“大哥，这
次我是很有把握才大胆出手的，
您就别替我担心了！”刘乾生移
开了目光，略微失望地说：“那就
好，那就好！不过，我觉得家具市
场这两年很不错，你炒完地皮
后，好好做一做，争取赶上雄俊
公司当年的规模。”

“谢谢大哥的建议与鼓励！”
唐雨晨说。

从咖啡厅里出来，唐雨晨耳
边一直回响着刘乾生的劝告。刘
乾生说得对，商场上陷阱多，万
一这是个陷阱，可就麻烦了。

见了面，周功航一听说她公
司资金出现困难，搂着她，微微
一笑，说：“这点儿鸡毛蒜皮的事
就包在我身上吧。”说着，他取出
一张银行卡，递给唐雨晨：“这张
卡里面有 3 0万元，你先拿去应

急！”唐雨晨听他讲得情真意切，
不像是伪装的，悬着的心才放了
下来。可她仍心存疑虑，忍不住
问道：“那块地皮的运作，不会出
现什么问题吧？”

周功航说：“难道你连我都
不相信吗？”唐雨晨推开他的手，
娇嗔地说：“谁知道你是不是真
心对我好？”说完，唐雨晨盯着周
功航的双眼，周功航却把眼睛眯
成一条缝，不让她看到他眼里的
表情。唐雨晨只好移开目光，认
真地说：“我当然相信，可是你也
要想想我的处境，现在公司账上
一分钱都没有了，拖得太久，公
司可要破产了。”周功航仍旧眯
着眼，微微一笑，说：“只要你乖
乖听我的话，你就什么都不用担
心。”唐雨晨心里一惊，却故意发
嗲地问道：“你什么意思吗？”周
功航呵呵一笑，说：“我的意思
是，我很爱你，只要你听我的话，
我什么都愿意给你！”唐雨晨见
套不出周功航的心思，只好打
住。

有了周功航给的30万元，唐
雨晨暂时解决了员工的工资，加

上出了一批货，资金紧张的局面
有所缓解。但她接了很多笔业
务，还需要进很多木材，也需要
一大笔资金，压力不小。

两个月过去了，唐雨晨公司
账面上又空了。规划方案刚刚才
公布出来，周世禄那边却仍没有
动静，说还不是时候，再等一段
时间。唐雨晨只好找周功航，周
功航却说他手头没有钱。唐雨晨
只好找冯雄俊，冯雄俊说：“你又
不是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把
所有的家产都压在佳运玉园上
了，还欠了银行一大笔钱，材料
和劳力都是别人垫付的，哪里还
有钱给你解急？”

无奈之下，唐雨晨只好找银
行贷款。从银行出来，发现自己
的车快没油了，便到附近的一家
加油站加油。她刚把车停稳，突
然，一辆小轿车停在她的车子后
面，紧接着，符安永从车里钻出
来，面带微笑地说：“雨晨，我们
找个地方聊聊吧，我有话跟你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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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的变

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
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
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

提要：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唐

雨晨约周功航出来见面，把自
己公司的处境告诉他，让他筹
点儿钱以解决燃眉之急。唐雨
晨这么做，是想试探一下他，看
他对自己是否在意，由此推测
在炒地皮这件事上，他是否给
自己设置了陷阱。

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
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
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
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
逸说，“有点紧张，我一点准备也没
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

“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
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
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
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

远近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
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笑语
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
轻易分辨出来。就在刚刚过去的昨
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

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
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
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
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
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
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报告！”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
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
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
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
范书宝，而靠窗口坐着的两个人，
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
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
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上。

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
动，又喊了一嗓子：“报告师长政委，
营长吴铁锤前来报到！”黄天柱说：

“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
么？”

“我来侦察侦察，不是，我来看
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

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张之
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

“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
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

“部队情绪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
什么反映？”

“部队情绪很好，反映嘛，就一
条，不知道往哪开、去打谁。”向修
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
嘛，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
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
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
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
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
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
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
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部队
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的变化，可能
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
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
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
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

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
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
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
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
地方冷得很。”他本来是想说“朝鲜
那个地方冷得很”，范参谋长已经
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
字去掉了。

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着
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

“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
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
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
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
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
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
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
管是什么样的任务。

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
趴在他的肩膀头上，嘴巴对着他的
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
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是师里
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
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
钉；三是师医院拴在他们屁股后头
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梅了，另外
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

“蓝晓萍，侬晓得的。”吴铁锤
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促狭地笑
了笑。

罗纬芝跌跌撞撞地往回走，恍
然间有个人和自己并排慢走。她用
手背擦擦眼睑，看清是辛稻。辛稻
说：“总指挥其实还可以坚持一段时
间。”罗纬芝说：“你好像觉得是他把
自己杀死的。”辛稻说：“罗博士，你
和老人家的关系不一般。但你不应
该要求别人和你一样。他保住了英
名。一死了之。说多少道歉的话，也
比不上死一个人，这个人还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地死了。本来死就是最
大的句号，现在变成了感叹号，这就
更圆满了。”

罗纬芝哑口无言。辛稻意味深长
地说：“袁总指挥这一走，抗疫官场的
生态地图，会发生很大变化，也许会
关乎到你我。不信，你等着瞧吧。”

几天以后，袁再春的死因被确
诊——— 心脏病突发，和花冠病毒感
染没有关联。罗纬芝顽强地相信，这
是一个自杀。当然了，袁再春没有用
枪没有用药更没有用绳索，他是在
睡梦中辞世的，甚至没有任何挣扎
的痕迹。他至死都是安静冷漠虔诚
倨傲的。罗纬芝相信，身穿雪白工作
衣的袁再春在死神面前，没有畏怯，
是他优雅地邀请了死亡，主动停下

了自己的脚步。但背后的苦涩，多少
人能知晓？

抗疫指挥部很快委派了新的指
挥官——— 谢耕农。他的指挥风格与
袁再春明显不同。

花冠病毒已经肆虐几个月了，
杀人放火的治安险情不断出现，大
学无法复课，制造业停滞。人员不得
外出，死水一潭。人们产生了深刻的
焦虑，离婚率大幅度上升。谢耕农不
是医疗专家，而是社会学家。社会学
和灾难学，在群体层面上和社会层
面上深刻交叉。当然，他的副手叶逢
驹还是医疗专家。抗疫要通过医学
手段，但又不能仅仅是医学手段。

谢耕农在抗疫指挥部发表了施
政演说。“受命于危难之际。希望我
不会和前任一样，牺牲在我的岗位
上，而是和你们，我的战友们；和全
市的所有市民，我的父老兄弟们，一
道走出这场灾难。我想问一下，灾害
和灾难有什么不同？灾害可以是天
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灾难是指灾
害发生之后，造成了更多的严重损
害，成为苦难。”

“您的意思是灾害比灾难要轻
一些？或者反过来说，就是灾难比灾
害更重？”有人答话。“可以这样说
吧。”谢耕农很高兴有人回应。“但这
有什么用呢？花冠病毒，这里面既有
天灾又有人祸。区分这些，现在并不
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救人！”

那人突然变的激昂。谢耕农面
不改色，说：“你们天天接触死亡，积
攒了大量的负面的情绪体验，导致
焦虑恐慌，每天都在想着又死了多
少人，又疑似多少人……焉能不传
布给民众？所以，我们这个办公例
会，要一改唯医学至上的氛围。从今
天起，以后每3天报一次死亡数字，
用不着一天一报。我们最需重视的
是民众的情绪。要力求让这种情绪
转化成正向的想象和体验。为此，上
级批准辛稻同志为抗疫副总指挥兼
任抗疫宣传部长。至于在医疗上，袁
再春同志所开创的一系列应对措
施，应该说还是成功的，没有大的改
变，由叶逢春同志主抓……”

谢耕农上任后，发现了特采团
这个不伦不类的小队伍，实感忙上
添乱。他对孟敬廉团长说：“你们前
一段做了很好的工作，但也就到此
为止吧。请劳苦功高的各位打道回
府，怎么样？”

孟敬廉也觉得抗疫斗争旷日持
久，该记录的都差不多了，团员们思
乡心切，就坡下驴，同意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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